
寒風颯颯，眼前一片虛渺煙霧。

這是一座久無人煙的廢墟，蕭瑟的廢墟中央站了一名女子，五官清秀的她紮著簡單的馬尾，一身簡

單的白色道袍隨風飄動。

她腳邊有一塊巨大的焦炭，在咔喳咔喳的聲響中被她的鞋底踩成粉末。

幾乎同時，在她身後也傳來「啪滋」的枯枝斷裂聲響。

「小鬼，想找食物記得擦亮雙眼。」她聽見生物靠近的聲音，不疾不徐的抬頭，唇角彎彎，笑容甚

是悠哉，沒半點緊張感。

原本打算偷襲的傢伙露出了野獸的獠牙，蟄伏在倒塌的水泥牆後。無止境的飢餓已經將牠的雙眼逼

紅，牠抵著牆面的指尖勾出了銳利長爪，如切豆腐般地輕易陷入水泥磚牆。

鄔一旻身子略蹲，擺出應對架式。

枯瘦的人形野獸這才知曉對方已發現牠，猛地朝站在廢墟中央的獵物撲來，卻在碰到她之前倏地停

下。

一道憑空打來的白光貼上了牠的身，凶惡的攻勢硬生生被止住，僵直身軀動彈不得，隨後又幾道符

光貼上，薄薄的符轟地化成烈火，剎那間攻擊未果的野獸直接化成了焦炭，在窈窕的身影前倒下。

「哎呀，又一萬塊。」在確認地上已成了焦黑的物體無法再動彈後，鄔一旻走過去，拿刀朝牠原本

心臟的部位一刺，戳出一塊黑炭，丟進掛在腰間的小袋子。

今天收入不錯，腰上已有五個鼓脹小袋，收穫頗豐，她心情甚好地眉開眼笑，將戰利品牢牢束好。

離開聖山真是明確的決定，兩年過去，鄔一旻越活越爽快，沒錢上工，有錢休假，不必早晚課，沒

有死要錢的長老跟在她身後挖她口袋，自主逍遙，真是人間天堂！

收拾好一切、正打算打道回府的她，忽地聽見身後又傳來微弱的「啪滋」聲。

鄔一旻立即回身。

「又一隻。」秀氣的眉毛顯得不悅地攏了攏。「這地方是怎麼回事？」

有錢賺是不錯，但這廢墟的掃蕩顯然很不確實。

這塊 S-503ZAS 廢墟被政府軍列為綠色警戒區，普通獵人登記即可進入，但要是普通人進入，遇上

這種密度及數量的殭屍，恐怕是凶多吉少。看來這趟回去後得去警局申報重新鑑定危險等級。

在她心裡盤算的同時，那個自動送上門的傢伙正拖著看似沉重的步伐朝她緩步靠近。

一萬塊自動送上門，不賺白不賺。她看見那雙泛紅的眼，嘴角勾出笑容，隨著牠的移動進入備戰狀

態。

「咦？」下一秒瞇眼細看，鄔一旻這才發現了這隻和剛才那傢伙明顯不同。

牠披頭散髮，和其他殭屍同樣髒亂狼狽，但是牠的身體卻不像大部分殭屍空虛枯瘦，而是飽滿的，

紮實的，顯得十分有分量。

她忍不住看了眼牠垂吊在雙腿間、破爛衣料遮不住的某器官。

真的很完整……獵殭屍獵了那麼多年，這隻算是外觀完好的前幾名了吧？她分神回想過去遇過的獵

物與前面這隻比較，但獵過的殭屍太多，掃過的畫面也不過秒間，回想起來實在模糊。

很快地她便拉回注意力，這傢伙的外觀完不完整不是重點，光看牠身上一堆深淺不一的色塊，便可

證明這傢伙不是吃素的。那是乾涸的血液，有幾處並不算舊，殭屍沒有血液，這些全是牠的戰果，

她可不想貢獻自己的血成就牠的戰績。

那傢伙拖著步伐逐漸逼近，當牠緩緩來到離鄔一旻身前至少還有十多公尺遠的地方，突然腳一蹬，

她還來不及看清牠的動作，瞬間已衝至她身前。

鄔一旻來不及甩符，驚險閃過牠的衝撞，頓時白光紛飛，兩人一撲一閃，混亂中幾道符打上了牠的

身體，牠身形一頓，下一秒卻又繼續朝她撲來。

「哇靠！」她忍不住罵了聲。符對牠沒效？

「見鬼！」她又咒罵一聲。這情形不是沒遇過，但已經是很久以前她還是小菜鳥的時候。現在的她

進廢墟，就算不能橫著走，也不可能遇上制不住的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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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不成這傢伙是變種？ 
沒時間仔細思考，見一道剛起火光的符被一手甩下，她臉色凝重地抽出隨身的銀刃，準備換個方式

動手。這行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她是來賺錢的，可沒打算成為殭屍的食物，腰上還有五萬塊等著

她去兌現呢，要是這批做了白工，她下地獄後恐怕還會再自己想辦法爬出來。 
又一次近身，她抓住時機，又一道符甩出，銀刃緊跟在符後刺向牠的胸口。 
誰知那傢伙竟像能預知般，在符貼上身前猛然一扭，刀刃刺偏，卻還是沒入了牠的胸。 
下一秒，她傻住了。 
飛舞般的血液由銀刃拔出的地方噴灑而出，溫熱的，鮮紅的，噴灑在她手上，燙得她失聲尖叫，頓

時向後跳。 
「媽啦！搞什麼？」殭屍噴血了？ 
有生以來，她頭一回在工作中慌了手腳。 
 
 
一道倩影扛著一隻蓋著黑布的龐然大物穿過守備哨口。 
「大人，辛苦了。」哨站外的衛兵朝她行了個禮。 
鄔一旻回以笑容。「辛苦了。」 
她身上的東西看起來非常重，令她步伐略微緩慢。 
「學長，那人是什麼機構的？扛那什麼東西，要不要檢查一下？」在鄔一旻身後，有個新來的衛兵

在前輩耳畔偷偷問。 
「也難怪你沒看過。」一名中年老兵悄聲解釋。「這個不是機構，是古門派，叫作符聖師，也就是

以前的道士，很少見，不過他們對付殭屍很有一套。」 
人類世界自從百年前遭遇一次奇怪的病毒肆虐過後，便出現了這種活死物的詭異玩意兒，東方世界

裡管牠們叫作「殭屍」。 
在長期與殭屍抗戰的過程，各路行家試盡各種方法，有人搞科技、軍火，有人重拾習武風潮，而有

一部分的人則是找回了失傳已久的祕術、術法。 
以科技方向發展的被統稱為機構，武學及祕術方向的則分成新、古門派。 
符聖師便是古門派其中一支，以修行符術為主。 
「你看其他的獵屍者幾乎都是團隊行動，聖師是少部分有能力單獨獵屍的高手，而且很神祕，總之，

見到的話盡量恭敬一點。」 
「原來是聖師……」菜鳥新兵點頭，卻在一下秒嚥了口口水。「那她扛的那東西……」那坨貼滿符

咒、又被鍊子捆起來的東西，不就是…… 
學長拍了下他的頭。「記住，我們守在這，只要堅守手冊上的注意事項，凡經過哨站沒響警報的就

別管，尤其是人越少的團體越要恭敬。」 
「是！」小菜鳥被學長一把打醒，急忙將剛才的想法盡數抹去。 
就在一堆尊敬及好奇外加畏懼的目光下，鄔一旻吃力地又拖又扛，終於離開了廢墟，將東西給弄回

了租屋處。 
便宜又沒什麼鄰居的獨棟平房是人口銳減下的產物，她將那大傢伙丟進浴室，先做好符陣等安全措

施後，拿起蓮蓬頭替他沖洗。 
清水帶走了他身上的髒汙，露出大片皮膚，鄔一旻又拿起刀子劃了他兩下，看著傷口冒出紅色血液，

她攢緊眉，可以初步斷定，這傢伙絕對不是殭屍。 
殭屍沒有血液。 
傷口在她的目光下緩緩癒合，雖然這傢伙傷口的癒合速度快得詭異，但他確實會流血。 
這傢伙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浴缸中，那雙暗紅色的豎瞳和她大眼瞪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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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傢伙還有些許意識，卻無法動彈，只能任她擺佈，她不確定他的虛弱是因為人類失血過多的問題，

還是被她那把桃妖刺穿的關係。 
折中選擇的話，這傢伙可能是半人半屍，但殭屍不會有血，人類的眼睛不是暗紅……這問題繞呀繞

的，快把鄔一旻的腦袋撐破了，最後卻還是無解。 
「小子，你知不知道自己打哪來的？」 
那雙血瞳直直地瞪著她，連吱也沒吱一聲。 
她嘆了口氣。 
「反正你肯定不是殭屍，暫時當你是隻小動物吧。」長年在山上長大的鄔同學是很不拘小節的，而

且膽子異於常人的大顆，成長過程一路有殭屍陪伴，謹慎歸謹慎，她對這玩意兒可從沒怕過。 
她說完便不再糾結這問題，直接動手剝掉他身上僅剩的幾塊爛布，拿著蓮蓬頭替他清洗。 
鄔一旻抓了把沐浴乳往他身上搓，將他全身上下搓出泡泡。 
「唉……真懷念這種感覺，當初我撿到小黑時就是這麼幫牠洗澡的，牠倒好，在聖山裡吃香喝辣追

馬子，生了一窩狗崽子，老娘我年紀輕輕就得為整個堂裡的生計在外奔波……」她邊把大傢伙當成

大狗般搓，一邊感嘆。「你會不會看家？如果你像小黑一樣會顧門，我倒是可以包你三餐，不過不

能挑食呀！」 
那雙紅眼一直盯著她，也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她的碎碎唸，只是一直看著她。 
只不過，在她搓到他的重點部位時，他喉嚨發出斷續的氣音，她終於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似乎在那

雙紅瞳中看到不滿與抗拒。 
「怕什麼，我又不會在你這裡劃上兩刀。」她嗤笑一聲。 
雖說暫時當他是隻小動物，但這皮囊明顯是個大男人的身體，男人該有的他都有，甚至…… 
「嘖嘖嘖，果然不是殭屍。」她發出戲謔的笑聲。 
在她的搓洗下，那地方還能充血勃起，沒血的殭屍可辦不到這點。 
「放輕鬆，廢墟裡一堆內臟跑出來見人的都沒在緊張了，區區一根生殖器，丟了也不會沒命，怕什

麼！不過我說……你身材不錯呀，這種尺寸可以給你女朋友幸福哦！有沒有女朋友？哎呀，我忘了

你不能說話。」她像個無賴般讚賞的說，卻在那雙血瞳中看見羞憤。 
無法動彈的他甚至眉心稍稍拉緊，嘴皮扯動，獠牙若隱若現。 
這又是一個非殭屍的認定，殭屍沒靈魂，不會思考，不會出現這種複雜情緒。 
鄔一旻壓根不怕這傢伙突然起身反抗，知道普通符咒對他無效，她在第一時間已經取得他的血液另

外替他量身訂作專屬的符，有問題絕對能立即制住他。她其實並無惡意，只是覺得好玩，工作那麼

多年來，還是頭一回遇上這種不人不屍的玩意兒。 
在他疑似屈辱的眼神下，將他徹頭徹尾洗得香噴噴的，他頭髮半長，臉上有些鬍子，她順道替他理

了容，露出原本模樣。 
將他「打回原形」後，她拿塊大白布包住他，將他拖回房間。「欸，你年紀看起來和我差不多！我

十九歲，堂裡的人不是大我個三十歲就是小我半輪，很久沒有同齡的同伴了。」 
別看她個頭不大，憑她的力氣，扛起高了她半顆頭的他不成問題，只是這麼忙來忙去的將他丟上床

後，她也已經累出一身汗。 
站在床邊，工作終於告了個段落，她手扠腰，面對眼前這「成品」心中有滿滿的成就感。 
「還有呀，本姑娘不幹白工，不管你是人是鬼了，總之我撿了你，救命之恩不可忘，以後你就肉償

吧！」她霸道宣佈。 
床上那雙赤紅眼珠彷彿在回應她：老子被妳拖來丟去，捅了幾刀，豆腐吃盡，這是哪門子的鬼救命

恩人！ 
可憐任憑怎麼瞪也勉強只能做些臉部表情的他，在眼前這女人眼中還不完全算個人，當然也就沒有

人權，無法抗議的他理所當然的也就抗議無效，只能像個巨型人偶，繼續任人將他身上唯一一塊遮

Cr
esc
en
t



羞布扒掉，在她犀利的目光下將他身上傷疤檢查過一遍——等同裸體又被放大檢視過一遍——直到

她意思意思地塗了些藥後，終於再度將那塊白布還給他。 
「我這只有一張床，不能給你睡，所以這塊布你先頂著用，明天你還沒死的話我再去幫你買衣服，

省得浪費。」鄔一旻邊說，邊又將他從床上拖到地板上，在他周遭幾平方公尺佈了符陣，讓他能在

範圍裡頭自由活動。 
裡頭只有一張椅子，她又丟了些食物、飲水進去。從頭到尾也不管對方聽不聽得懂她的話，反正她

覺得他懂，盡到告知義務就足夠了。 
符陣內，身上禁制已撤的他明明可以在範圍內活動，她猜他應該餓扁了，但那傢伙被丟進裡頭後沒

馬上去碰食物，反倒蓋著那塊白布，背對著她將自己蜷縮起來，彷彿小朋友在鬧脾氣，又像精神受

創，拒絕與外界溝通。 
鄔一旻在心中嘖嘖稱奇。 
這麼人性化？ 
但，就算他看起來像人比像殭屍多一些，也無法排除這傢伙的危險性。 
暫時也只能把他關在裡頭觀察了。 
在房間兜了幾圈，想了想，不確定他有沒有生理需求，又丟了個垃圾桶進去讓他權充夜壺後，某人

便毫無半點愧疚，沒心沒肺的出門領賞吃大餐去了。 
 
一雙紅瞳張開，隨著光影映照，原本擴張的圓逐漸縮成豎瞳，和一張清秀臉孔近距離互瞪，他的眉

心逐漸收緊。 
她靠得那麼近做什麼？ 
「安康。」她喚。 
「……」 
「安康。」 
「……」 
「再不應，看我怎麼對付你。」 
「……嗯。」 
「安康、安康，永保安康，我給你取這名字多好！聽了也不多應幾聲。」她咕噥著，似乎感嘆這傢

伙的不識貨。「醒了？醒了就起來吃藥了。」 
「……」他想坐起身，但她壓在他身上。 
「幹麼？捨不得起來？」她趴在他身上，完全沒離開的打算。 
「……走開。」 
「什麼？大聲點？」 
「走、開。」 
終於聽見他的聲音，鄔一旻笑了，如他所願離開。 
他坐起身，拿起一旁準備好的糧食棒，靜靜吃了起來。 
鄔一旻坐到一旁椅子上，嘴上啃著一樣的糧食棒，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吃完早餐，服了藥，進浴室梳洗完畢後，又回到了原本睡覺的地方坐下。沉默的傢伙彷彿沒感受到

那道從沒離開自己的打量目光，拿起堆在地板旁半山高的書，自顧自地看了起來。 
規矩，規律，安靜，這傢伙的生活習慣簡直比模範生還模範。 
「書看得怎樣？」 
「……懂。」 
「怎麼個懂法？」這傢伙的話能不能再簡短一點？ 
「瞭解。」 
「我掐死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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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看樣子他真的有在聽。 
「抬個頭嘛。」 
安康只好不情不願地抬頭，望向那個坐沒坐相的女人——也是他名義上的主人。 
「好乖。」她笑了。 
任務完成，他又垂下頭繼續看書。 
她終於忍不住翻白眼。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撿回來的這傢伙，絕對是最有個性的寵物？跟班？嗯……

好像都不太對。 
這傢伙態度冷淡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轉眼間，問題就被丟到腦後。鄔一旻像攤爛泥地癱軟在椅

子上，繼續觀察目標。 
經過一陣子的觀察兼調養，她才知道當初自己撿回來的這玩意兒不是不能說話，而是喉嚨傷了，發

不出聲音。還好他識字，也會寫字，經過紙上溝通，花錢再花時間去調養，總算勉強將這傢伙搞得

真像個人樣了。 
雖然可以說話了，但這傢伙是個悶葫蘆，不喜歡做重點以外的溝通，簡單來說就是拒絕聊天，這麼

有個性的生物當然只有人類，偏偏他眼睛依舊血紅，隨著光影變化甚至能呈現貓般的豎瞳，還有可

以伸縮的獠牙和指甲……加上他失憶，搞得鄔一旻也無法決定該拿他怎麼辦。 
若他還記得自己從何而來，搞不好能把他送回原本的地方去換個萬把塊賞金，偏偏他什麼都不記

得。 
若他是殭屍，她還能燒了他去換一萬塊，但他明顯是個活人，她的工作從沒有獵活人這項。 
可若他是人，她腳一踢，把他踢上大街，任他自生自滅更省事，這麼大一個男人隨便找個苦力活也

能活下去。 
但若讓人看到他的眼睛、獠牙和指甲，這傢伙恐怕也甭活了，直接讓人當殭屍或妖怪給斃了。她費

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從廢墟搬回來可不是要看著他灰飛煙滅，死在她手上自己還能拿去鑑定換錢，

死在別人手上這種事她絕對不允許發生。 
「虧我買了那麼多藥和喉糖給你，你終於可以說話了，也不多說點話來聽聽，我真虧！」 
安康只好又抬頭覷了她一眼。「便宜貨。」 
「什麼？」她揚眉。 
「藥是便宜貨。」他道，說完繼續看書。 
「哇靠！」鄔一旻直接跳了起來。「你是哪來的大少爺？那藥一顆八十塊的！哪便宜了？」 
「便宜。」 
鄔一旻直接殺到他面前，強迫這不知米價的大少爺仰頭和她面對面。「八十塊不便宜了，還有二十

八塊一顆的，要不是搞不清楚你身體狀況怕吃死你，我才捨不得花這筆！」 
安康蹙眉。「二十八塊……假藥。」 
鄔一旻差點吐血，想動手掐死他。「你——你家該不會是開藥局的吧？」 
安康眼神閃過困惑，一會兒後搖頭。「不知道。」 
「嘖。」鄔一旻也拿他這情況沒轍。 
雖是失憶，但生活常識他全沒少，本來不記得的東西，看過後有些還會想起來，甚至舉一反三，因

此她只好去圖書館借了一堆書回來給他看，幫助他回復記憶。 
快一個月了，記憶這東西還是難以掌控，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傢伙的知識倒很豐富，搞不好他還真

是個大少爺，或是哪間學校出來的高材生，就不曉得他是怎麼變成這副德行的了。 
鄔一旻回到床上，慵懶地倒掛在床邊啃著未啃完的糧食棒，腦中繼續思考。 
雖然還搞不清這傢伙是怎麼回事，但近半個月來的觀察，加上安康本人的口供比對，可以斷定他是

人，只是不曉得為什麼身上出現殭屍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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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脾氣，還很有個性。在失憶的情況下他甚至還能思考，知道自己本質上和真正的殭屍不同，他

記得他會朝她靠近，除了想搶她身上的食物，還有部分原因便是在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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